
史家陳垣廣惠學林
治學極嚴 半字不苟

去年六月我於本欄介紹上世紀八十年
代初在新亞研究所任教而經史兼擅的牟潤
孫時，提及他的經學受自晚清國學大師柯
劭忞，史學則師承陳垣，亦即時人及後學
尊稱的援庵先生。原籍廣東新會的陳援庵
與祖籍江西的陳寅恪，學術界合稱之為 「
史學二陳」。

陳垣（一八八○至一九七一）自幼熱
衷國學，少年時代雖未中舉，但畢生篤行
儒家 「經世致用」的信念，一邊鑽研學問
，冀以救國匡時，一邊教學啟育，扶掖後
學。由於他學問精博、考究嚴正、誨人不
倦、廣澤後進，深得各方推崇，後世景
仰。

陳援庵雖然著作不少，但歷年可以買
到的刊行本，並不算多。猶幸目前可在坊
間買到的寥寥幾款，尚能代表他畢生學術
上最精擅的幾面，計為：全面闡釋古代史
籍忌諱的《史諱舉例》、專門治理校勘學
的《校勘學釋例》、涉及民族史的《元西
域人華化考》及關乎史學史的《中國史學
名著評論》。

《史諱舉例》補前人不足
先談他寫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的《史

諱舉例》。所謂避諱，是指但凡行文不得
直書本朝前代或當代君主之名，以示崇敬
，未敢冒犯，因此須以各種方法規避。查
避諱之舉，初見於周，後成於秦，再後廣
興於唐而盛極於宋。及至明清，避諱之舉
，仍然流傳；民國之後始廢。

避諱之舉，固然有其美意，但對於後
世研究前代，的確產生流弊，蓋因行文時
須顧及忌諱而須予規避，結果造成混淆，
徒添研究困難。不過，有些時候，壞事也
可變成好事。學者可以運用忌諱知識，協
助破解古籍裏的疑團，以及辨別古籍的真
偽及真正的成書年代。這是因為忌諱的字
，各朝不同，歷代各異。從另一角度看，
諱字不失為每代的標記。因此，陳垣在《
史諱舉例》序言指出： 「研究避諱而能應
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者，謂之避諱學，
避諱學亦史學中一輔助科學也。」

既然避諱學有助史學研究，歷代史家
學人，當必有所述及，例如周密《齊東野
語》、洪邁《容齋隨筆》、顧炎武《日知
錄》等筆記類的記錄，以及王鳴盛《十七
史商榷》、趙翼《陔餘叢考》、錢大昕《
廿二史考異》等史籍考證，均有所記述，
當中以《廿二史考異》最為豐富。可惜，
以上論著內有關避諱的載述散見諸章而毫
不集中，而另外如周榘《廿二史諱略》、
黃本驥《避諱錄》，雖然專論避諱，但謬
誤頗多，不足為範。陳垣有見及此，銳意
在避諱範疇著述新書，將前人所述，勘誤
編整，以清晰明確的條目，一一呈示，方
便縱覽。

《史諱舉例》全書有八萬餘字，共分
八卷，依次是 「避諱所用之方法」、 「避
諱之種類」、 「避諱改史實」、 「因避諱
而生之訛異」、 「避諱學應注意之事項」
、 「不講避諱學之貽誤」、 「避諱學之利
用」及 「歷朝諱例」。

書內 「卷一：避諱所用之方法」列明
避諱之法有四，即 「改字」、 「空字」、
「缺筆」、 「改音」。四者之中，以 「改

字」最為普遍，即是將須予避忌的字，改
成另一字。例如為避漢高祖劉邦的 「邦」
字，便將之前及當時的典籍內的 「邦」字
，一律改為 「國」字。如此一來，《尚書
》 「安定厥邦」一詞，便須改為 「安定厥
國」。又例如《史記》為避諱惠帝劉盈的
「盈」字、文帝劉恒的 「恒」字，景帝劉

啟的 「啟」字，把恒山改稱常山、微子啟
改作微子開、盈數改作滿數。

從上可見，但凡避諱改字，所選用之
代替字，斷非貿然亂選，而須遵守 「取共
同義」的法則，務求方便後人追索。至於
「空字」一例，是把犯忌的字從缺不寫，

空出一格，而所缺的詞意，則須讀者自行
猜度。不過， 「空字」一例裏，還有三種
「看似非空而實空」的做法，即是在須予

留空的字位裏以 「某」、 「諱」或 「上諱
」之字填補，例如《史記》 「孝文本紀」
提及： 「子某最長，請建以為太子」，當
中的 「某」字，是避劉啟即後來景帝的 「
啟」字。

至於 「缺筆」一例，則較易處理，在
書寫時只消將整個單字減去筆畫。這種減
筆的做法，陳垣認為始見於唐朝。例如高
宗乾封年間， 「世」字改作 「卅」字。這
種 「缺筆」的做法，與戲曲裏紅生勾臉扮
關公時須在紅臉上添加一黑點，以示未敢
冒犯關羽尊容，倒有些異曲同工，原理相
同。無論是減筆而不把在上者的名諱以完
整筆畫寫出，抑或在關公紅面上多加一黑
點，都是心存崇敬，忒也有趣。

陳垣亦在卷未提及 「避諱改音例」，
而 「避諱改音之說，亦始於唐。」不過，
他在首段言明： 「然所謂因避諱而改之音
，在唐以前多非由諱改，在唐以後者，又
多未實行，不過徒有其說而已。」換言之
，改音之例，只有理論而無實例。陳垣在
首段之後隨即提出大家耳熟能詳的 「正」
字讀 「征」作為例子。故老相傳， 「正」
字讀作 「征」，例如正月讀作 「征」月，
是為了避始皇正的 「正」字而改讀 「征」
。然而，據陳垣所指，《詩經》 「齊風」
內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的 「正」字，
須讀 「征」音。由此可見，早在秦始皇之
前， 「正」字有 「正」、 「征」兩音，因
此為避始皇正的 「正」字而讀作 「征」，
實乃穿鑿附會之說。

陳垣在 「卷八」臚列歷朝諱例，由秦
漢至唐宋，下迄明清，所諱之字，一一列
明，實在有助後學知曉。可惜本文篇幅所
限，無法詳敘；反而想在此說明，避諱之
舉，雖說歷代皆有，但有些朝代，皇帝為
免麻煩，確曾下旨停止或減少避諱。例如
唐高宗顯慶年間，曾下詔曰： 「孔宣設教
，正名為首……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
，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更換，恐六籍雅言
，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
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
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由此可見，
皇帝為了宣儒尊孔的大原則，雅不欲因避
諱而貿然更改古籍，因此但凡舊典文字，
不予更改。這也是古代避諱大環境下一種

適可而止的做法。

為沈刻《元典章》校補
陳垣除了寫就這本 「能應用之於校勘

學」的《史諱舉例》之外，亦於隨後的一
九三一年寫了一本直接關乎校勘學的書，
叫作《元典章校補釋例》。此書校補了沈
刻的《元典章》，（按： 「沈刻」是指晚
清沈家本在書內題跋的刻本），而《元典
章》是一本 「考究元代政教風俗語言文字
不可少之書。」（見書內 「序」）為什麼
陳垣要為沈刻《元典章》校補並給予釋例
呢？

原來他向學生講授校勘學時，要舉例
說明，總覺得如果廣引群書，則檢對不易
；如果單引一書，則例子不多。當然，如
果例子多，則表示書內錯誤多，而如果某
書錯誤多，則表示該書未必是本好書。碰
巧沈刻《元典章》是一本性質重要但錯誤
極多的好書，十分適合做校勘學的反面教
材。陳垣在校補沈刻《元典章》時，得出
謬誤一萬二千多條，並將當中十分之一疏
釋，編成《校補釋例》。由於此書只校補
沈刻《元典章》，書成後因而定名《元典
章校補釋例》。不過，陳垣鑒於此書實在
可以當作校勘學的範本，於是改稱為《校
勘學釋例》，而隨後學術界但凡引述此
書時，皆棄舊從新，稱之為《校勘學釋
例》。

此書共分六卷，依次是 「行款誤例」
、 「通常字句誤例」、 「元代用字誤例」
、 「元代用語誤例」、 「元代名物誤例」
、 「校例」。從上可見，陳垣把諸般勘誤
分門別類，然後按着門類逐一羅列。例如
「卷二：通常字句誤例」下，細分為： 「

形近而誤例」、 「聲近而誤例」、 「因同
字而脫字例」、 「因重寫而衍字例」、 「
因誤字而衍字例」、 「重文誤為二字例」
、 「一字誤為二字例」、 「妄改例」、 「
妄添例」、 「妄刪例」及 「妄乙例」共十
一類。

從上可見，陳垣在勘誤過程中，把看
到的錯誤清晰分類，而這種極其科學的校
勘法正正是此書的最大貢獻。誠如作者在
書 「序」言明，校勘補正的用意，是把一
本值得後人閱讀的好書，盡去糟粕，使之
更為完善，而絕非存心齮齕。其實這就是
校勘的良善本意。

此外，但凡治理學問的人當必明白，
校勘是一門沉悶乏味的工作，而唯一的樂
趣，恐怕是在校勘歷程中找到錯誤而為之
一一訂正，俾能惠及讀者。必須在此指出
，別以為校勘學應用範圍狹窄而因此輕視
；其實此門學問應用範圍極廣。小莫如文
字工作者每天須做的校對，也應該運用得
上。只要我們緊記諸般校勘法則而套用於
日常的校對，當必暢順無礙。

如果大家不厭其悶，喜歡探索校勘學

，除陳垣《校勘學釋例》，亦可翻閱校勘
權威張舜徽的《廣校讎略》、《校讎學發
微》、《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及王叔岷
的《斠讎學》及《斠讎別錄》等書。

《華化考》以西域人為緯
身為史學大師，陳援庵亦精研民族史

，而他對元朝西域華化的論述，早在二十
年代已於學報發表。起初的四卷在一九二
三年初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而後
來的四卷在二七年刊於《燕京學報》。及
至三五年，他將前後共八卷的論述合訂為
單行本，取名《元西域人華化考》。

書內八卷除 「卷一緒論」及 「卷八結
論」外，其餘六卷依次是 「儒學篇」、 「
佛老篇」、 「文學篇」、 「美術篇」、 「
禮俗篇」、 「女學篇」。由此可見，文化
領域裏的思想宗教、文學美術、生活禮俗
，無所不包。尤其特別的是以專篇論述西
域婦女的華化情況。

陳垣在書內暢談西域人各方面的華化
情況之前，先在 「卷一緒論」內說明西域
的界定範圍、元朝西域的文化狀況、華化
有何意義，並且介紹元朝之前的華化先驅
大食國人李彥昇、安息國人安世通及西域
人蒲壽宬。至於書內所界定的西域範圍，
是專指畏吾兒（即維吾爾）、突厥、波斯
、大食、敘利亞等國。

陳寅恪為陳垣書作序
此書的特色之一，是以宗教思想、文

學美術、生活禮俗為經，以歷朝及各地西
域人為緯。換言之，他以個別西域人概述
華化情況。書內所論及的西域人，合共一
百六十八人。當中以文學人數佔最多，有
五十一名，女學最少，只有六名。此外，
陳垣在書末抄引元人的文稿，從而探知 「
元人眼中西域人之華化」。從元人的角度
看華化，更見恰當。

《元西域人華化考》除題材有趣、內
容豐富、鋪排有致，更有另一特色。不過
，這一項特色居然與書內正文無關，而是
與書序有關。何解？原來為此書作序者，
並非別人，而是 「史學二陳」的另一 「陳
」，即陳寅恪。此舉足見兩位史家情誼匪
淺，盡展謙和切磋的風範，實在是學林佳
話。

陳寅恪治學嚴謹，即便為人作序，亦
絕不視之為酬酢而滿紙恭維，行文浮泛。

他在這篇大約只有一千字的序文申明清代
史學遠遜宋代。他首先推翻時人的錯誤判
斷，以為滿人 「入主中國，屢起文字之獄
、株連慘酷，學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
力於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諱者，
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閒（按
：即 「間」，下同）之載記耳。其他歷代
數千歲之史事，即有所忌諱，亦非甚為礙
者，何以三百年間史學之不振如是？是必
別有其故！未可以為悉由當世人主摧毀壓
抑之所致也。」

陳寅恪進而指出，經學與史學儘管同
屬考據之學，而治學者雖然號稱樸學之徒
，但兩者性質差異極大：史學材料大都完
整，詮釋上極有限制，經學的材料往往殘
缺寡少，經學家因此可以自行詮釋。如此
一來，經學根本難以衍化成有系統之論述
。因此那些 「樸學之徒」取易捨難，刻意
發展經學而捨棄史學。陳寅恪慨言： 「往
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以不讀唐以後書
，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
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
（按：即 「捨」）史學而趨經學之一途。
」史學結果淪為老儒官宦退休後 「老病銷
愁送日」的工具。

對於陳寅恪 「清代史學遠遜宋代」的
論說，陳垣門生牟潤孫曾有補充。他在一
九八二年發表的 「論清代史學衰落的原因
」一文內首先指出，清代史學考據的著作
，雖然數量上的確少於宋代，但品質並不
算差，甚至可比宋人。不過，學術界絕對
沒有不撰寫史書或史論而只是專門考據史
學的人可以稱為史學家。牟潤孫進而指出
，清代史學式微，主因在於皇權介入，而
歷朝皇帝干涉修史的惡例，始於康熙，至
雍正最為激烈。

牟潤孫這篇文章，原刊於《明報月刊
》 「第二○二期」，後收錄於《注史齋叢
稿》（增訂本 「下篇」）（六七六至六八
三頁）。有興趣探索這個課題的後學，可
將陳寅恪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序
文與牟潤孫此文一併研讀。

備課嚴謹 訓誨溫柔
至於陳垣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一

書，其實是陳垣本人、門生來新夏及陳垣
之孫陳智超合共三代的著作匯編。書內既
有陳垣為講學而擬備的 「中國史學名著評
論講稿」及 「中國史學名著評論教學日記
及札記」，亦有來新夏在一九四三至四四
年恭聽陳垣講學的筆記，以及陳智超兩篇
短文，即 「百世師表」及 「千古師生情」
（按：後者指陳垣與另一學生柴德賡的師
生情誼）。

我們作為後學，閱讀這本小書倒有不
少益處。其一，可從 「名著評論講稿」和
「日記及札記」管窺陳垣備課嚴謹不苟的

態度。其二，可從來新夏的筆記推想學生
當時領受教澤的情況。其三，可透過孫輩
記敘陳垣師生情誼而深深感受到這位史學
名家既是治學嚴正、論述精微的學者，亦
是力扶後學、溫情訓誨的老師。

要全面介紹陳援庵其人其學，斷非一
篇短文所能達致。只希望這篇膚淺孤陋、
片面不全的劣文，可以喚起後進探究陳垣
史學成就的丁點興趣。

塵 紓 文、圖

一如正文所述，陳垣教澤廣被，弟子
眾多。除了過去年間我在本版介紹過的鄧
廣銘、白壽彝、牟潤孫均師從陳垣之外，
還有學術界享有盛名的柴德賡、啟功等。
不過，學生之中最特別的應該是方豪。

這位專擅中西交通史的神甫學者，我
亦曾在本版介紹。他的學問和著述，於此
不贅。只想提及他跟從陳垣學習的經過。
方豪自少年時代就在天主教修道院修業。
據陳垣弟子牟潤孫憶述，方豪在修道院期
間就偷偷與陳垣通信，請教治學之法，而
陳則每信必回，不吝賜教，並且鼓勵對方
，雖然信奉天主教，但須飽覽國學典籍，
研究儒釋道。方豪除了凜遵師訓，更虛心

捧讀陳垣每文每書。
他後來鑽研中西交通史，除了自身具

備多種環境條件例如受訓於修道院及精通
拉丁文及其他外語，陳垣的推動與啟迪，
亦是其中主因。難怪牟潤孫稱許這位同門
摯友： 「他身為中國神甫，作一個中國史
學家，對於傳統文化，盡了他應盡的責任
。這樣才可謂真正繼承了援庵先生，不愧
為勵耘老人弟子」（見牟潤孫 「跋《方豪
六十自定稿》」一文，現收錄於牟著《海
遺叢稿（初編）》）。

陳垣與方豪的函授關係，以及京劇名
旦程硯秋與趙榮琛在抗戰期間的函授關係
，兩者性質相同，分屬學林和藝林佳話。

力扶後學 函授方豪

◀陳垣（見圖
）與陳寅恪並
稱為史學 「二
陳」 ，二陳又
與呂思勉、錢
穆並稱為 「史
學四大家」

網絡圖片

▲《史諱舉例》為歷代避諱作完備的
整合

▲《史諱舉例》序內提及的《十七史商榷》和
《廿二史考異》 ▲陳垣（左）與函授學生方豪合照

▲《校勘學釋例》前稱《
元典章校補釋例》

▲台版《元西域人華化考》，由
陳寅恪作序

▼

由
陳
垣
、
陳
智
超
編
集
的
《
中
國
史
學
名
著
評
論

》
。
內
有
陳
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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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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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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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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